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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慎修一甩留得很长的秀
发，坐了下来，没理会哥几个，可
架不住大家追问，他叹着气道了
句：“说出来你们也不信，我一直
在帝豪夜总会混的。”

“啊？你去卖身啦？”鼠标惊
呼道。

众人哄笑连连，不过汪慎修
却不像往常那样大斥一句：哥的
风骚你们这群土鳖岂能懂！他就
那么淡淡地笑着，仿佛兄弟是说
无关的人一样，他想起了一句话，
世人欺我辱我、毁我谤我、轻我笑
我，我当如何处之。此时他一笑
置之，那哥几个起哄的反倒没劲
了。余罪拍拍几个示意着安静，
他又悄悄地指了指汪慎修，示意
着别闹过了。

他看出来了，这货也经历了
不寻常的事，要不然就不会是眼
前这个德行了。

紧接着孙羿回来了，这家伙
连服装也丢了，穿了身花里胡哨
的户外装，他还振振有词：难看死
了，早扔了。听得高远和林宇婧
直皱眉头，可不料这货很不知趣
啊，混了几天学会重色轻友了，搭
讪着林宇婧问着：“姐姐，你是接

我回去的吗？”
这小家伙，连禁毒局的警花

也敢调戏，林宇婧可不料有这个
问题，愣了下。高远一瞪眼，孙羿
不耐烦道：“我跟姐姐说话呢，你
瞪什么眼？一看你就是没对象的
光棍警察，不说也知道你荷尔蒙
严重分泌失调。”

林宇婧噗声喷笑了，倒把高
远给羞了个大红脸，可又没法发
作，气得他吓唬着小学员道：“坐
回座位上！”

没有搭讪到，不过看到了林
宇婧的粲然一笑，孙羿老大很得
意似的，回坐到哥们儿堆里，开始
吹嘘这一个多月的经历了。这孩
子没什么心机，陪练卡丁车挣的
大钱，全换成现金塞在兜里给哥
几个显摆，直说今天他请，而且不
吃地摊大排档，直接到帝豪，不花
完不回来。

一说帝豪，众人皆笑，孙羿
不明所以，追问着，知道汪慎修就
在那地方混了一个月后大惊失色
了，直把汪慎修视为天人，千言万
语汇成一句话：“风骚哥，介绍几
个富婆认识下，年龄无所谓，我不
介意的啊。”

众人又是大笑，这荤素不忌
的谈话让两位缉毒警大摇其头。
不一会儿骆家龙回来了，惯例被
兄弟们追问，骆家龙大叹了一番
境遇，直说自己是从代写家庭作
业、代家长签字、代练游戏混到今
天的，真没想到专业一点都没用
上，全是业余爱好救命了，惹得兄
弟们好一阵讶异。余罪挑出来毛
病，笑着问道：“骆驼，你也太无耻
了，小孩的钱你都骗，还替家长签
字，你这简直是犯罪懂不懂，毁下
一代人呢？你都好意思说。”

这么痛心疾首一说，另外那
些比他更无耻的兄弟异口同声附
和着：“就是，骆驼数你最无耻。”

骆家龙不明所以，赶紧解释
着自己饿了好几天，也是没办法
了。不过那些人似乎听到弥天
大罪似的，都给了个不原谅的表
情，这样子装得连林宇婧也看不
过眼了。

人多就闹，乱哄了好一会
儿，这才想起还差好几个人。余
罪问高远，高远没搭理他，不过林
宇婧说还有最后一位，数数当初
来人，还真有四位出局人，惹得众
人猜测纷纷。等到快中午时，最

后一位终于回来了，进门气喘吁
吁差点一头栽倒，扶着门框，看着
一厅人，雷霆一句：“怎么都看着
我？不认识了？”

本来不认识，一身民工装
束，满腿星星点点的泥迹，像逃难
出来了，最夸张的是脸上还贴着
几处创可贴，脑袋上扎了条绷
带。可这一说话，众人都认出来

了，一下子都围上来了，惊得鼠标
大呼道：“牲口！你怎么伤成这
样？”

“厉害，这样你都能回来？”
余罪惊讶道，看这家伙脚上的透
趾鞋，全身都是汗渍片，像水里捞
出来的，敢情是一路跑回来的。

众人的佩服无以复加了，就
这单细胞牲口，这四十天还没有
经过几场惨烈斗殴呢。林宇婧赶
紧递着水，缴装备倒不用了，除了
裤脚上的缝进去了，其他早丢
了。被兄弟搀着扶着坐下来的张
猛一口气灌下一瓶水，好容易才
把心中一口浊气呼出来了。余罪
关切地问着：“不用跑这么凶吧，
至于吗？”

“刚才一拳干倒了我们的工
头，又跺了两脚，妈的，我能不跑
吗？追上得揍我个半死。”张猛气
喘道。

“你打人家干什么？”鼠标问。
“那王八蛋，一天让我干十

六个小时，只给两顿饭，我借二十
块路费都不给我，他妈的……”

众人脸色一凛，都瞧着高远
和林宇婧，张猛要打架，要有一半
原因得在他本人身上，众人唯恐

这两位接待的知道，可不料回归
的张猛不吐不快了，目露凶光，义
愤填膺继续说道：“你们不知道
啊，我在码头装卸货物，全他妈是
水货，我就多了句嘴，被人按着揍
了一顿，一毛工钱都没给……后
来我顺了张身份证去中介找工
作，他妈的，被人送进传销团伙里
了，我刚说传销是违法的，又被人
群殴了一顿……这世道还没地方
说理了，后来我又找了份装卸工
作，你们知道装卸什么，全他妈是
病死猪肉，两块八一斤，全卖给饭
店了，我跟老板说你孙子坑人也
太黑了，那不得吃死人吗？结果
又被打了，还被一群人扭到派出
所诬陷我偷了他们的货款……警
察也是二话不说，拷着我噼里啪
啦揍了一顿，问我要罚款，不交就
劳教，我哪有钱交，只能撬开铐子
跑了……”

水喝了两瓶，唾沫星子喷了
不少，过了许久张猛才发现不对
了，看看这个，瞄瞄那个，他好不
疑惑地问着：“兄弟们，这么黑暗
的世道，你们是怎么过来的？没
被人欺负吧？”

一句话，满室兄弟们羞得那

叫一个无地自容……
中午饭是统一安排的，就在

左近的一家饭店，数张猛吃得最
多，那吃相看得兄弟们心里酸，眼
睛也酸，现在众人已经知道了，郑
忠亮、邵帅、王林、吴光宇四个人
出局，细细想想，其实出局也未尝
不是个好事情，最起码不用经历
你不愿经历的事了。

饭间兄弟几人都不再谈论
过去几日的经历了，有董韶军的
正直和张猛的悲惨在，其他人都
觉得自己已经很幸运了。更何
况，那些幸运的经历，实在有点
不足为外人道也，此时那几位倒
是有点担心再见许平秋时该怎
么办了。

再担心也得过这一关，不过
没人发觉的是，此时的担心已经
和当初下车的担心迥然不同了，
那时候是饿肚子的担心，而现在，
仅仅是取舍之间的衡量，毕竟现
在都看到出路很多，不一定非做
警察。比如骆家龙就说他也想通
了，真要不行就到这儿的电子城
打工，随随便便都挣几千
的收入，要是创业的话，
机会大把的是。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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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

周苏荣

从未踏雪寻过梅，觉得她除了开得早以
外，和桃花没有多少不同。

去水泉寺看梅花，却也并非完全为那梅
树，实在是因那寺名。

寺在山上高悬着，树木掩映看不见庙
舍，但那一树梅，它在寺前的崖上，很妖娆
的。老远就让我想起“上野的樱花烂漫的时
节，望去却也像绯红的轻云。”同时也想起鲁
迅的《喝茶》，如果先生知道我此刻悠闲地来
看梅，说不定还会写了《看梅》让我脸红耳
赤，不敢抬头看人吧？

仔细看那梅花，已经开了九分。的确不
同于桃花。

桃花开三分最好，如是开了五分，不但
少了灵气，便是连清气，也少了许多。开了
七分便觉媚，八分九分上，便靡了，十分便觉
春老了。

眼前的梅花，虽九分，却不喧。每一朵，
都是小小的自己。

怪不得文人墨客，老给她唱诵词呢？据
我所知，世上恐怕没有一种花，比梅花得到
更多的赞誉和敬仰，梅花词，梅花诗，梅花
画，梅花曲。

小时候过春节，母亲总是让我去折一根
老树枝，拿一碟红颜色，把一颗颗爆玉米花，
放进去蘸成红色，粘到树枝上，和柏枝一起
插到门楣上。深深浅浅一枝梅，与房檐下的
冰凌和瓦楞上的残雪相映着，少年的心怀，
一下子就春暖花开了。

我知道母亲没有见过梅花，我也没有，
狗蛋和毛妮也没有，附近村庄的人，没有一
个人见过。小伙伴们不知道世上还有江
南，可是，那一刻，谁敢说孩子们的心，不是
江南呢？

眼前的梅花，她是从诗里来的吧，还是
从谁的画扇里？但是，无论如何，还是我们
的梅花。

叮咚，叮咚。寺檐下的风铃响了。
忽然的，我想起《梅花三弄》古琴曲。晋

人一曲，就把梅分为三界——一弄清风，二
弄飞雪，三弄光影，

夜深人静时，我沉于《梅花三弄》古琴曲
中，那萧和笛的呼唤，如泣如诉。梅影反复，
她们被时光缠绕着，梦一样朝我走来。

蜡梅开花时，树枝干枯，风一刮，咯吱咯
吱响，叫得人心里发怵。有时候，蜡梅等一
季花凋也等不来一场雪。可是，她不会走。
往往是，连一句蝴蝶和蜜蜂的唱诵还没有等
来，花就落了，并且年年岁岁，和自己的叶
芽，也不得相见。

晴朗冬天的黄昏，夕阳照在玉珠似的梅
朵上，她们颤巍巍的，离大地那么近，还被风
吹得抖动。

“落日孤独，影入长河不寂寞”，这是吴
冠中的画语录，我一直记得。

但是，当落日照在大地上，那一刻树木
金黄，世界金黄，万物温存相待。蓦然回首，
蜡梅如玉，不染一丝俗尘。

世说梅花，我自认为，都是指红梅。她
一开，雪就来了。有时候，梅朵小得挂不住
雪，那雪花儿围着她乱飞，也不离开，所以她
就从冬天开开开。到春天，还没开完，最后
一片雪花都生了绿芽，她还开着。所以，我
一想起她，眼前就出现阳光灿烂的午后，繁
花反复，嗡嗡嘤嘤。

绿萼梅就不。不知为什么，明明知道她
不是青梅，可我就是想唤她“青梅”。

第一次看见她，是在山中。 她欠身在小
溪上。花开只有三两朵，一树花骨朵，绿莹
莹的，往外吐着白，好像憋不住了，我看完这
朵再看那朵时，她们就会在我的余光中，翘
开一个花瓣儿。她们是从雪里化出来的
吧？或者从露珠中拱出？暗香浮动，深吸，
是她特有的冷香，如最初的雪，或曰爱。便
是手指染她一染，也是舍不得的。

世上唯有冷香，才能蚀骨。蜜蜂也不敢
造次。

梅色飞舞，唯有青梅，如阳光初临的晨
早，让能感知她的人，心动和敬仰。

斜插村庄门楣上的梅花，说来当在三弄
之外，可是我每每想起那花，就像依偎在母
亲的膝头。

砚台寺
娄继周

砚台寺，寺名也是村名。位于中牟县郑庵镇
南 5 公里，东邻台前村，北邻黑牛张，南与八岗镇
树头村相望，周边的村名也很有意思。有 4 个村
民组，1300余人口。村内环境优美，几处街心花园
分布村中，是远近闻名的省级卫生村。

砚台寺历史悠久。村南旧有东西 10 里长的
高岗，岗上有寺，曰慈胜寺，故名老寺岗。慈胜寺，
相传是唐朝李世民为了纪念战乱时死亡的将士所
建。之所以又称砚台，是因为这里的地形四周高
中间低，似砚台。一说古代这里有陂，水草丰茂，
时有大雁起落，人称雁台，日久言转，演称砚台。
第三种说法则是，清光绪年间，这一带百姓为反
对县令孙维钧繁重苛捐杂税的盘剥，组织联庄会
造反起义，告老还乡的光绪帝御前侍卫武进士王

同三为民请命，被迫做了会首，地点就在慈胜寺。
某日王侍卫意外在慈胜寺发现一台端砚，竟是圣
祖康熙大帝用过的，遂昭告乡里。端砚乃皇帝御
用，日久成宝。消息不胫而走，声名传播，各地文
人墨客纷至沓来，一睹御砚端容，久而久之，慈胜
寺改称了砚台寺。

不知何朝何代，慈胜寺来了韦姓高僧洞山禅
师，因其母不欲儿子出家，千里迢迢来此寻子。禅
师决意出家，不见其母。母亲思儿心切，在寺北水
陂边掩面痛哭，伤心欲绝，投陂而死。寺僧百姓感
于此事，将韦母投水之处称母投陂。又在寺院附
近建台纪念，称见子台。清康熙十四年《中牟县
志》载：“见子台”在县西南三十里母投陂南，事见
山川志。金时有见子台，僧普济铸大钟尚存，钟上

有记。今移海子桥，台废。今有寺名慈圣，元至正
间重建。乾隆十九年《中牟县志》则载：“母投陂，
在县南三十里见子台。昔洞山禅师驻锡于此，其
母韦氏寻子不见，因投此陂而死。”明代中牟儒学
训导诗人刘时中有《题见子台故址》曰：

名胜相传见子台，母投陂处脱凡胎。当年静界
非常过，此地禅关自古开。水忏经翻风卷叶，沙门
径僻雨生苔。洞仙禅师今何在？空有钟声月伴来。

由此可见，明清以前，这里尚是文人雅士凭吊
流连的名胜之地。

因为砚台寺附近水源充足，沙壤肥沃，自古以
来以产藕著名。这里的藕质雪白，口感清脆甘甜，
煮不烂，蒸不糊，不变质，装粳米和药材于藕空里
入药，能为补品。百姓传说这里的藕一度成为朝
廷贡品，因此有民谣曰：张庄的山药，砚台寺的藕，
河阴出产好石榴。

砚台寺历经沧桑，早已面目全非。古寺遗址
如今是砚台寺小学，也曾是村委会办公地点。几
棵古柏和遗址的碑座赑屃，仿佛在向人诉说这里
古老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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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暖风和三月三，
炎黄赤子汇中原。
具茨山下龙旗舞，
溱洧河边鼓乐喧。
故里高堂香火旺，
轩台广场颂歌酣。
万民拜祖凝情谊，
千里寻根结圣缘。
四海嘉宾同祝福，
五洲华裔共尧天。
论坛深化智慧广，
经贸繁荣双向甜。
改革创新齐奋进，
富民强国勇登攀。

郑州地理

铤而走险

铤而走险，出自《左传·文公十
七年》：“小国之事大国也，德则其
人也；不德则其鹿也，铤而走险，急
何能择？命之罔极，亦知亡矣。将
悉敝赋，以待于鯈。唯执事命之。”
这个成语的产生，实为郑国被晋国
所逼的结果，且与一封信有关。

公元前 610 年，晋国在扈地大
会诸侯，准备与宋国讲和。郑国国
君郑穆公赴会。然而晋灵公却因
郑曾向楚示好，怀疑其对晋不忠，
而拒见郑穆公。这在对外交往中，
是件十分难堪的事，所以郑国派人
送信给晋国正卿赵宣子，进行诘问
和解释。信中说：我们国君在位三
年，就与蔡侯（蔡国的国君）商议，共
同侍奉贵国君主。当时因侯宣多作
乱，未能成行。在平定了侯宣多后，
即前往拜访。后来，又多次派遣使
臣前来朝拜。去年正月，敝国大夫
烛之武也曾带领太子夷走访贵国。
八月份，我们国君再访贵国。再说
邻近楚国的陈、蔡二国，之所以对晋
没有二心，那也是我们做工作的缘
故。为什么我们如此忠心，却得不
到你们的谅解呢？过去，我们国君
就拜见过贵国先君晋襄公，两次朝
见晋灵公，太子、大臣又多次到绛城
造访。作为一个小国，郑国对于晋
国，可以说仁至义尽，忠心耿耿，然
而你们却仍不满意，这是不是太过
分了？难道说我们只有死路一条了
吗（原话“敝邑有亡，无以加焉”，后
引申为成语“无以复加”）？古人说，
畏首畏尾（此亦为成语），身上剩下
的不多了。又说鹿在死前，是不会
发出好听的鸣声的。小国侍奉大
国，大国应以德相待，和人一样。若
不以德相待，那就和鹿一样，只有铤
而走险，这在危难时刻，是没有选择
的余地的。信最后说，你们的命令
反复无常，郑国就要大难当头了，我
们只好派出全部士兵，等候你们的
到来。何去何从，听凭你们的安排！

这封信，可以说柔中带刚，有
礼有节。既表明了郑国的诚意，也
显示了郑国不畏强暴的决心，因此
震撼了晋国朝野。晋灵公自感理
亏，便派大臣巩朔赴郑道歉，表示
重归于好，一场危机，就此化解。

孟浩然诗 傅劲松 书

随笔

问乡驿
程远河

我住官水磨。
云梦山下，水好，土也好，就有了一个瓦盆窑。

每天我挑一担瓦盆，被船载过黄河去，到对岸垣曲
卖。日落货完，我掂着扁担哼着歌，搭最后一班船
回来。若晚归，船家会等我，他不会把我撂下。

我串村。荷担到村口，扯开喉咙，长腔高起“换
——瓦——盆——喽”，不一会儿，村里的男女便拿
着东西出来了。他们爱搞价，人不少东西也不少，
但成交的很少。喧闹一会后，人们各自回屋或下
地，而我的下一步跋涉开始了。上坡下岭，千村都
在身后或眼前了。

一次，到一个大村。我的吆喝声刚落，人没出
来一个，倒有一只恶狗直冲过来。这东西太厉害，
要直接对我下口。我放下担子，一个回旋转到它后
面，卡住它的身子，放到附近一棵洋槐树“V”形的
树杈上。狗越弹腾夹得越紧，声音越来越小，最后
竟叫不出声来。我把它取下放到地上，狗“咣唧咣
唧”夹着尾巴没命地逃回它的院里，再不露面了。

那天的瓦盆卖得利索，没有出村挑子已经空
了。我坐在沟边的石头上掏出旱烟袋，长长吸了一
口。抬头，日头还高着呢！

随意在村里走走。没多时，发现一片柳林边有
一个小屋，里面有孩童的咿呀。隔着窗户往里看，
一个和我仿佛年纪的人背着手在里面踱着。

我吃惊。他不是当地人，也不是北方人。那眉
眼间的英武灵气，和他私塾先生的身份很不等同。
我少时读书，插页里有李白有杜甫。人心底气象的
显露，是遮挡不住的。

有学生看见了我，然后他也看见了我。他挥
手:“放课吧！”孩子们出来围住了我。他也过来打
招呼。孩子们看见两个大人似乎要说话，就散去
了。

他真的是吴越人，他的言语虽然和本地大异，
但几年下来，村人和孩子们必然懂了。他和我讲话
语速不快，缓缓里我知道了他的诗书底子。“你可以
应科举，上京城的。”我说。

“你真俗，”他说:“这地方临大河长洲，有深厚
人文，我四处游历，觉得除了我的故乡，没有比它更
适合我了。”

“那你怎不回乡去？”我问。他没听见般扭头走
开。手一挥，那群孩子便如燕归巢了。

他是异人。
我继续叫卖生涯。河边落日，渡口炊烟，北岸

长亭南岸柳，见得多了如同不见。冬风吹摇高坡干
草，飒飒里迎对着人事。三晋豫西的山川，是愈发
入心了。

那教书的让我萦念。瓦盆卖完，我有时会故意
绕道走那个村子。一次，他老远就冲我笑:“你真厉
害，制服了那个恶狗，它先前可是伤人不少，特别是
小孩。现在，我的学生们从那家门前经过，它照样
狂恶，但只要孩子们一学你那长声高叫的异声，狗
东西就马上滚回窝里了。”

我俩都浪笑，他这时很像北人。
一天，他让学生们早早放学，说他要领我走一

条往河南的新路。我乐意被他引领，我们开始翻越
一架架长坡。

他腿脚奇快，哪里有书生的文弱啊！他走着，
说他在闽地的打赌，在河西的狂放。我不敢问他的
身世，他也绝不絮碎不休，说什么都是点到为止。
他问我读书的经历，我说都是自翻的破书，没有别
人的开悟。他说力量用到，都有奇迹，世间无事不
可解。

忽然，高岭上现出一个草亭，亭下是木凳。到
亭下他不走了。“这是我自己修建，我经常到这里
来。”他说。

亭子临着通向四方的大路，但过往的人不会很
多。亭子朝北的两根木柱间的匾额上，有他的狂草

“问乡驿”。
这乡是哪乡？故乡还是他乡？脚下还是远

方？是把此乡当家乡，把北人当乡亲，还是凭依此
乡望故乡？故乡可有故事，可有故人的容颜吗？

这，都可问都要问都需问吗？
我们坐下。他久居北地，早已习惯了旱烟。我

们吐出的眼圈很快被风吹散。总是沉默，偶尔的答
问只是客串。

我，学会了不去追问。而他的长袍下，究竟埋
着多少东西？

远近的人们知道问乡驿的不知多少，他的学生
们都知道它吧！现在还有一个我。从那以后，我来
回总爱到这里停留，歇息或者睡觉。那长凳上的一
眠让我浑身解乏，四野的长风吹动我的发衣，有如
古如今的感觉。

他，神秘如古士。我，在他的眼里，又是怎样的
我呢？


